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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近
期
港
人
遊
台
東
、
台
中
後
都
取
道
高

雄
小
巷
機
場
回
港
，
小
巷
機
場
因
為
迎
接

近
年
急
增
的
遊
客
，
當
局
加
速
優
化
機
場

設
施
，
最
近
一
次
發
現
小
巷
機
場﹁
升

呢﹂
了
。
在
內
裡
裝
潢
漂
亮
了
，
設
施
多

了
，
定
期
有
藝
術
品
展
覽
，
連
按
摩
椅
都
有
。
而
最
有
特

色
一
樣
是
將
候
機
室
成
為
一
個
小
型
開
放
式
圖
書
館
，
有

電
子
書
，
有
一
本
本
的
正
裝
書
放
在
書
架
上
，
牆
上
都
有

一
本
本
名
副
其
實
的﹁
睇
得﹂
的
書
︵
是
裝
飾
︶
，
更
有

詩
人
余
光
中
寫
的
描
寫
機
場
環
境
的
新
詩
︽
台
灣
之

門
︾
，
書
卷
味
充
斥
着
整
個
空
間
，
十
分
有
文
化
氣
息
。

同
時
，
管
理
很
人
性
化
，
針
對
人
怕
煩
的
特
性
，
大
家
見

到
書
架
上
的
書
可
隨
手
拿
來
看
，
不
必
登
記
才
借
。

坦
白
說
，
平
日
匆
匆
忙
忙
不
會
在
乎
他
們
有
沒
有
圖
書

看
，
但
當
飛
機
晚
點
你
就
發
現
其
可
愛
之
處
。
近
日
就
遇

上
飛
機
晚
點
一
小
時
，
全
靠
有
書
相
陪
。

在
當
天
被
一
本
︽
名
人
遺
居
︾
吸
引
，
拿
來
看
，
看
到

有
多
篇
是
熟
悉
的
名
人
︽
曹
雪
芹
與
恭
王
府
花
園
︾
，

︽
薛
濤
與
望
江
樓
︾
。
當
然
第
一
個
吸
引
眼
球
的
是
和
近

期
不
少
人
追
睇
的
電
視
劇
︽
武
則
天
︾
有
關
，
就
是
︽
武

則
天
與
乾
陵
︾
，
武
則
天
和
李
治
愛
得
哀
怨
纏
綿
，
愛
得

轟
烈
，
而
他
們
最
終
是
否
地
老
天
荒
至
死
不
渝
？
據
歷
史

記
載
他
們
最
終
真
的
生
死
相
伴
同
葬
在
乾
陵
。
乾
陵
位
於

陝
西
省
咸
陽
市
乾
縣
梁
山
的
唐
朝
墓
葬
，
乾
陵
為
唐
高
宗

李
治
與
皇
后
武
則
天
的
合
葬
墓
，
採
用
依
山
為
陵
的
建
造

方
式
。
乾
陵
最
著
名
的
就
是
它
氣
勢
磅
礴
的
石
刻
。
除
主

墓
外
，
乾
陵
還
有
十
七
個
小
型
陪
葬
墓
，
葬
有
其
他
皇
室

成
員
與
功
臣
。
乾
陵
是
唐
十
八
陵
中
主
墓
保
存
最
完
好
的

一
個
，
截
至2013

年
僅
開
掘
了
五
個
陪
葬
墓
，
從
中
出
土

了
大
量
的
文
物
。

歷
史
記
載
弘
道
元
年
︵683

年
︶
，
武
則
天
任
命
吏
部
尚

書
韋
待
價
負
責
乾
陵
的
工
程
，
次
年8

月
李
治
下
葬
，
之
後

乾
陵
工
程
繼
續
進
行
。
神
龍
二
年
︵706

年
︶5

月
，
唐
中

宗
李
顯
下
令
將
武
則
天
葬
入
。
唐
朝
末
年
黃
巢
之
亂
，
黃

巢
打
算
盜
墓
，
於
是
動
用
了40

萬
大
軍
，
挖
出
一
條40

餘

米
深
的
大
溝
，
也
沒
找
到
墓
道
口
。
乾
陵
下
宮
被
盜
焚
兩

年
後
，
唐
朝
政
權
滅
亡
。
五
代
十
國
期
間
，
後
梁
崇
州
節

度
使
溫
韜
組
織
軍
隊
發
掘
所
有
唐
朝
皇
陵
，
只
有
乾
陵
因

建
築
牢
固
而
得
以
倖
免
。1960

年
，
當
地
幾
個
農
民
放
炮

炸
石
，
無
意
間
炸
出
墓
道
口
。
目
前
許
多
專
家
認
為
乾
陵

是
唐
十
八
陵
中
唯
一
未
被
盜
掘
的
陵
墓
，
目
前
是
國
家
重

點
保
護
文
物
。

小巷機場內的圖書館

前
文
談
及﹁
同
性
婚
姻﹂
和﹁H

om
osexuality

﹂
的
中

文
譯
法
。

﹁H
om
osexuality

﹂
譯
成﹁
同
性
戀﹂
實
在
容
易
誤

導
，
因
此
筆
者
在
世
紀
之
交
出
版
的
︽
解
析
同
性
戀
︾
和

︽
透
視
同
性
戀
︾
的
書
名
雖
然
從
眾
說﹁
同
性
戀﹂
，
但

是
兩
書
都
編
入
︽
同
性
性
愛
行
為
探
討
系
列
︾
。

分
別
何
在
？﹁
同
性
戀﹂
只
是
戀
愛
，
你
潘
國
森
連
人
家

﹁
戀
愛﹂
也
要
阻
止
嗎
？

實
情
卻
是﹁
中
年
道
德
佬﹂
潘
國
森
只
是
討
論﹁
男
男﹂
、

﹁
女
女﹂
模
仿
正
常
一
男
一
女﹁
性
愛
行
為﹂
︵Sexuality

︶

之
時
的﹁
可
議
之
處﹂
而
已
。
這
個
可
是
言
論
自
由
、
學
術
自

由
啊
！
我
一
不
是﹁
反
對
同
性
戀﹂
︵
指
男
男
或
女
女
僅
僅

﹁
談
戀
愛﹂
︶
，
二
無
意﹁
剝
奪﹂
誰
的﹁
性
權﹂
︵
只
認
為

法
律
應
盡
力
保
障
兒
童
不
受
成
年
人
的
性
侵
害
︶
。

現
時
單
以
香
港
為
例
，
許
多
青
年
小
朋
友
未
免﹁
偏
聽﹂
了

些
，
只
聽
信﹁
基
解﹂
︵G

ay
Liberation

︶
、﹁
同
運﹂

︵H
om
osexual

M
ovem

ent

︶
的
宣
傳
。
台
灣
的
情
況
更
極

端
，
現
在
就
隨
便
略
談
一
二
。

基
解
、
同
運
常
宣
傳
說
，
中
國
自
古
就
有﹁
同
性
戀﹂
，
只

因
基
督
教
的
教
義
限
定
一
夫
一
妻
，
那
是
將
一
家
的
宗
教
觀

點
，
強
加
其
他
人
，
方
才
形
成
當
今﹁
歧
視
同
性
戀﹂
的
社
會

風
氣
。

中
國
古
代
真
有﹁
基
解
分
子﹂
講
的﹁
同
性
戀﹂
嗎
？

按
照
他
們
的
講
法
，﹁
男
同
性
戀
者﹂
完
全﹁
天
生﹂
不
能
愛
女
性
，

這
跟
中
國
古
代
的﹁
男
男
親
暱﹂
就
很
不
一
樣
了
。

西
漢
皇
帝
多
有
男
寵
，
如
漢
高
祖
有
籍
孺
、
惠
帝
有
閎
孺
、
文
帝
有
鄧

通
等
人
、
武
帝
有
李
延
年
等
人
。
據
史
籍
記
載
，
這
些
劉
家
天
子
都
與
男

寵
一
同﹁
臥
起﹂
︵
即
是
一
起
睡
覺
︶
。
既
有
男
寵
，
同
時
又
有
一
大
隊

后
妃
，
再
能
生
兒
育
女
，
足
證
他
們
有
能
力
去
愛
女
人
，
又
怎
能
算
是

﹁H
om
osexual﹂

︵
同
性
戀
／
同
性
愛
慾
︶
呢
？
按
照
二
十
、
二
十
一
世

紀﹁
基
解﹂
界
的
說
法
，
他
們
該
是﹁Bisexual﹂
︵
雙
性
戀\

雙
性
愛

慾
︶
呀
！

中
國
古
代
的
術
語
，
凡
是
兩
個
男
人
一
起
模
仿
一
男
一
女
的
愛
慾
關

係
，
都
叫
作﹁
男
風﹂
。
兩
男
之
中
，
仍
然
幹
男
人
的
事
那
一
方
，
是

﹁
好
男
風﹂
、﹁
喜
男
風﹂
；
模
仿
女
人
的
一
方
，
多
數
比
較
年
輕
和
帶

有
女
性
化
的
美
，
通
常
是﹁
孌
童﹂
，
這
才
是
中
國
古
代﹁
男
同
性
戀﹂

的
實
況
。

至
於
今
天
的﹁
女
同
性
戀﹂
，
則
古
代
稱
為﹁
對
食﹂
，
但
是﹁
對

食﹂
的
內
容
不
止
兩
女
，
還
指
皇
宮
之
中
，
宦
官
與
宮
女
的
關
係
。
漢
以

後
宦
官
多
用
被
閹
割
了
的
男
人
，
他
們
雖
然
身
體
受
傷
殘
，
但
是
仍
有
戀

愛
的
需
要
。
宮
女
則
絕
大
多
數
不
能
得
到
皇
帝
的
寵
幸
，
只
能
找
人﹁
假

鳳
虛
凰﹂
。
太
監
與
宮
女
、
宮
女
與
宮
女
之
間
模
仿
一
男
一
女
的
愛
慾
關

係
，
都
稱
為﹁
對
食﹂
。
即
是
說
只
能
算
是
一
起
生
活
、
一
起
吃
飯
的
伙

伴
而
已
。

討
論
今
天﹁
同
性
婚
姻﹂
的
爭
議
之
前
，
先
了
解
一
下
中
國
古
代
的

﹁
男
風﹂
和﹁
對
食﹂
，
似
乎
頗
有
益
而
有
建
設
也
。

（
同
性
婚
姻
的
影
響
．
二
）

男風與對食

上
一
篇
小
狸
寫
的
是
︽
機
器
人
來
了
︾
，
既
然﹁
來

了﹂
，
當
然
就
會
有
一
些﹁
問
題﹂
，
所
以
這
次
小
狸

再
寫
一
篇
︽
機
器
人
問
題
︾
。

什
麼
問
題
呢
？

例
如﹁
機
器
狗﹂
來
了
，
但﹁
用
完
即
可
丟
棄
的
人
造
寵
物
的

普
及
，
是
否
導
致
人
類
對
動
物
的
態
度
發
生
改
變﹂
呢
？

再
如﹁
砌
磚
機
器
人﹂
來
了
，
連
它
的
發
明
者
本
身
都
要
聲
言

自
己﹁
沒
有
為
難
砌
磚
工
的
意
思﹂
，
那
麼
砌
磚
工
本
身
會
不
會

有﹁
被
為
難﹂
的
意
思
呢
？
這
還
真
是
一
個
問
題
。

簡
而
言
之
，
小
狸
認
為
上
述
兩
個
問
題
恰
恰
代
表
了﹁
機
器
人

問
題﹂
的
兩
個
主
要
方
面
，
前
者
主
要
涉
及
道
德
層
面
，
後
者
主

要
涉
及﹁
生
計﹂
層
面
。
而
七
八
月
號
美
國
︽
外
交
︾
雙
月
刊
中

恰
恰
有
專
文
對
比
這
兩
個﹁
機
器
人
問
題﹂
作
答
，
小
狸
驟
一
見

之
，
不
能
不
感
到
真
是
幸
運
之
至
。

且
看
︽
太
過
非
人
化
︱
即
將
到
來
的
機
器
人
反
烏
托
邦
︾
一

文
對﹁
機
器
人
來
了﹂
之﹁
道
德
問
題﹂
怎
樣
作
解
。
首
先
它
強

調
這
個
問
題
絕
非
僅
僅
是
個
貓
狗
問
題
，﹁
麻
煩
的
是
，
在
機
器

人
與
人
產
生
的
互
動
中
，
沒
有
類
似
於
引
導
人
與
人
之
間
關
係
的

道
德
意
識
這
樣
的
東
西
，
而
且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相
信
機
器
人
所
具

備
的
能
力
和
對
機
器
人
的
監
管
之
間
差
距
會
逐
年
拉
大
，
進
而
給

法
律
和
政
府
帶
來
各
種
各
樣
的
難
題
。
這
一
難
題
沒
有
簡
單
的
解
決
之
道
，

除
了
科
研
機
構
、
大
學
和
管
理
機
器
人
技
術
的
當
局
必
須
確
保
設
計
和
建
造

智
能
機
器
的
人
也
要
接
受
嚴
格
的
道
德
教
育
以
外
，
人
們
最
應
該
堅
持
的
一

個
製
造
理
念
就
是
，
機
器
人
也
要
能
夠
與
我
們
交
流
它
們
的
所
知
所
想
。﹂

但
這
可
能
嗎
？
小
狸
不
禁
於
此
有
些
困
惑
，
但
又
不
能
不
於
此
抱
有
滿
懷

的
期
望
。
如
果
人
類
注
定
要
與
行
為
愈
來
愈
像
人
，
而
且
可
以
做
出
愈
來
愈

多﹁
個
人﹂
選
擇
的
機
器
一
同
生
活
在
這
個
世
界
上
，
那
人
類
當
然
只
有
更

好
地
努
力
再
努
力
。

再
看
︽
人
類
會
走
上
馬
匹
的
老
路
嗎
？
︾
這
篇
文
章
對﹁
機
器
人
來
了
之

生
計
問
題﹂
是
怎
樣
作
解
的
。
它
首
先
比
喻
說
，﹁
在
很
多
年
裡
，
從
事
勞

動
的
馬
匹
似
乎
一
直
未
曾
受
到
技
術
變
革
的
影
響
。
然
而
，
隨
着
內
燃
發
動

機
的
出
現
和
推
廣
，
這
種
趨
勢
發
生
了
逆
轉
。
到
一
九
六
零
年
，
美
國
只
剩

下
三
百
萬
匹
馬
，
比
五
十
多
年
前
下
降
近
百
分
之
八
十
八
。﹂
但
作
者
的
結

論
並
非
在
此
，
而
是
在
彼
：﹁
不
過
幸
運
的
是
，
人
類
並
非
馬
匹
，
即
便
總

體
而
言
人
類
勞
動
力
的
必
要
性
將
大
大
下
降
，
但
是
與
馬
匹
不
同
的
是
，
人

類
可
以
選
擇
不
讓
自
己
在
經
濟
上
變
得
無
足
輕
重
。﹂

這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作
者
進
一
步
明
確
說
，﹁
如
果
是
夠
龐
大
的
人
群
對

於
他
們
的
經
濟
前
景
變
得
十
分
不
滿
，
並
感
到
政
府
對
於
自
己
漠
不
關
心
或

存
有
主
觀
敵
意
，
那
麼
人
類
與
馬
匹
最
後
的
主
要
差
異
將
變
得
顯
而
易
見
：

人
類
會
造
反
。﹂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就
是
這
樣
簡
單
。
其
實
，
有
關﹁
機
器
人
問
題﹂
的
種

種
答
案
都
不
複
雜
，
因
為
在
一
部
強
勁
的
技
術
發
展
史
中
，
人
類
從
來
也
沒

有
被
任
何
機
器
所
完
全
取
代
過
。
歷
史
就
是
未
來
。

機器人問題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有
位
舊
同
事
退
休
後
竟
然
愛
上

了
跳
舞
，
排
排
舞
、
社
交
舞
和
中

國
舞
，
忙
得
開
心
。
記
得
在
她
的

榮
休
派
對
上
，
剛
滿
六
十
歲
的

她
，
顯
然
有
點
老
態
，
但
現
在
每

次
見
她
都
活
力
充
沛
，
臉
有
光
澤
，
身

手
靈
活
，
整
個
人
也
活
潑
了
，
看
來
年

輕
得
多
，
實
在
神
奇
。

她
表
示
，
退
休
後
賦
閒
在
家
，
自
知

要
運
動
保
健
康
免
機
能
退
化
，
但
一
直

四
肢
不
勤
，
年
紀
愈
大
行
動
愈
笨
拙
，

幾
次
險
些
跌
斷
手
腳
，
但
又
怕
做
運
動

辛
苦
，
戶
外
陽
光
太
烈⋯

⋯

她
見
老
同

學
去
跳
舞
跳
得
高
興
也
就
試
試
，
反
正

是
室
內
玩
意
，
想
不
到
竟
然
跳
上
癮

了
！她

細
數
跳
舞
的
好
處
：﹁
是
群
體
活

動
，
結
識
到
志
趣
相
投
的
朋
友
，
排
舞

跳
來
雖
吃
力
，
但
一
班
人
鬧
着
玩
，
姿
勢
也
漂

亮
；
熟
記
每
一
個
動
作
，
有
助
訓
練
腦
筋
；
拉
丁

社
交
舞
則
姿
勢
優
美
，
舞
衣
舞
鞋
夠
漂
亮
，
加
上

用
的
都
是
旋
律
動
人
、
我
們
向
來
鍾
愛
的
懷
舊
歌

曲
，
無
論
跳
得
好
壞
，
心
理
感
覺
已
十
分
良
好
；

中
國
舞
的
好
處
是
手
部
動
作
較
多
，
例
如
舞
動
羽

扇
或
絲
帶
，
令
四
肢
更
靈
活
，
服
飾
是
另
一
番
味

道
，
我
的
平
衡
力
明
顯
地
較
以
前
好
。﹂

聽
她
笑
嘻
嘻
地
說
着
跳
舞
的
好
處
，
行
路
時
又

偶
然
扭
動
身
體
幾
下
，
聽
到
音
樂
更
情
不
自
禁
地

雙
腳
左
踏
右
踏
的
，
直
如
個
小
女
孩
般
活
潑
，
就

驚
見
舞
蹈
在
她
身
上
發
揮
着
龐
大
的
動
力
！
讓
我

明
白
到
為
何
全
中
國
都
湧
現﹁
廣
場
舞
大
媽

了﹂
！
看
來
舞
蹈
對
年
紀
成
熟
人
士
真
的
別
有
意

義
。除

了
她
之
外
，
我
認
識
的
人
中
，
不
論
男
女
，

愈
來
愈
多
去
學
跳
舞
。
有
一
中
年
女
友
去
學Fun

D
ance

，
是
外
國
傳
入
、
在
香
港
愈
來
愈
普
及
的
健

體
舞
，
導
師
會
自
由
創
作
一
些
動
作
，
以
協
助
身

體
不
同
部
位
的
肌
肉
收
緊
，
配
上
強
勁
的
音
樂
節

奏
，
讓
舞
者
血
液
循
環
加
快
，
筋
骨
舒
展
，
出
汗

排
毒
，
消
除
疲
勞
，
這
類
舞
較
合
年
輕
人
。

有
幾
位
男
性
退
休
朋
友
參
加
了
長
者
社
交
舞

班
，
原
因
是
：﹁
社
交
舞
由
男
性
主
導
，
玩
來
更

有
自
豪
感
！﹂
哈
哈
，
另
類
心
理
功
能
！

舞出青春無限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應
資
深
傳
媒
聯
誼
會
之
邀
，
觀
看
一
齣

﹁
抗
日
戰
爭﹂
影
片
︽
喋
血
孤
城
︾
。
這

部
影
片
講
的
是
國
民
黨
將
領
余
程
萬
，
在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一
月
，
奉
命
固
守
湖
南
常

德
市
一
場
慘
烈
戰
爭
的
故
事
。
當
年
日
本

侵
略
軍
為
打
通
粵
漢
鐵
路
︵
廣
州
至
武

昌
︶
，
強
攻
常
德
。
蔣
介
石
實
是
且
戰
且

退
，
以
致
廣
東
臨
時
省
會
韶
關
頓
然
告
急
。

當
年
我
正
在
粵
北
坪
石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就

讀
，
奉
命
撤
退
至
粵
東
梅
縣
。﹁
走
難﹂
只

能
半
徒
步
、
半
乘
車
，
朝
行
夜
宿
，
歷
盡
約

十
天
的
旅
程
，
方
能
到
達
梅
縣
臨
時
學
校
分

部
。
所
以
我
對
這
段
抗
戰
歷
史
，
印
象
深

刻
。但

這
部
戰
爭﹁
巨
片﹂
，
只
見
炮
火
連

天
，
戰
場
廝
殺
，
毫
無
情
節
可
言
。
也
未
見

余
程
萬
將
軍
的
指
揮
若
定
、
有
何
戰
功
彪
炳

之
處
。

內
地
拍
攝
這
部
片
子
的
原
意
，
大
概
是
為

了
肯
定
國
民
黨
軍
隊
在
抗
日
戰
爭
中
的
作

用
，
對
留
在
台
灣
和
海
外
的
國
民
黨
軍
隊
的

官
兵
，
以
及
他
們
的
後
代
，
起
統
一
戰
線
宣

傳
的
作
用
。

但
這
部
影
片
，
嚴
重
地
說
，
拍
得
十
分
窩
囊
。
對
余
程

萬
缺
乏
細
緻
的
刻
畫
，
對
國
民
黨
軍
隊
的
英
勇
作
戰
也
缺

乏
動
人
的
描
述
。
那
個
地
方
少
年
參
加
戰
爭
，
自
始
至
終

沒
有
換
過
衣
服
，
為
什
麼
他
不
能
在
死
難
的
戰
友
身
上
換

一
套
軍
裝
？
就
連
他
參
戰
時
拿
着
的
一
支
打
打
小
鳥
的
獵

槍
，
也
在
戰
爭
久
久
之
後
才
換
上
一
支
步
槍
！

至
於
那
個
結
婚
場
面
，
也
實
在
太
美
了
。
新
娘
可
以
穿

上
鮮
紅
的
衣
裙
，
化
妝
得
一
如
現
代
城
市
中
新
娘
一
樣
。

國
民
黨
將
軍
余
程
萬
，
更
與
香
港
結
有
一
段
緣
，
並
不

明
不
白
的
死
在
香
港
。

蔣
介
石
聞
知
常
德
失
守
，
便
以
違
軍
令
狀
將
余
送
交
軍

法
審
判
，
並
判
刑
兩
年
。
因
有
王
耀
武
、
孫
連
仲
等
將
軍

說
情
，
一
九
四
八
年
仍
能
擔
任
二
十
六
軍
軍
長
。
雲
南
盧

漢
起
義
時
，
余
程
萬
一
度
動
搖
，
擬
參
加
起
義
。
後
來
終

於
避
居
香
港
，
在
新
界
開
農
場
養
雞
種
菜
。
一
九
五
五
年

有﹁
劫
匪﹂
潛
入
余
宅
，
後
與
警
察
發
生
槍
戰
，
余
被
打

死
。
當
年
警
方
公
布
說
是
被
劫
匪
殺
死
，
我
卻
認
為
是
蔣

介
石
派
特
務
殺
害
他
。

影片《喋血孤城》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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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高
興
，
我
終
於
在
廿
多
年
後
請
到
馮
寶
寶
姐
姐
接
受
訪
問
，
在
過
往

日
子
裡
，
每
次
邀
約
訪
問
她
都
推
辭
，
我
不
大
明
白
，
回
想
當
年
，
我
帶

着
錄
音
機
到
南
區
她
的
家
中
探
訪
，
她
抱
着
孩
子
的
美
麗
的
形
象
。

時
光
流
逝
，
接
着
的
日
子
，
發
生
在
寶
姐
姐
身
上
的
事
實
在
太
多
。
偶

爾
遇
上
，
欲
上
前
問
好
，
她
總
是
微
笑
一
下
便
溜
走
了
，
我
意
識
到
我
倆

之
間
一
定
存
在
了
一
些
問
題
。
近
月
，
高
志
森
導
演
推
出
由
寶
姐
姐
領
銜
主

演
的
︽
媽
咪
俠
︾
，
這
是
她
闊
別
大
銀
幕
廿
一
年
後
的
傑
作
。
趁
此
大
好
時

機
，
請
高
導
演
幫
忙
約
訪
問
，
可
惜
沒
有
回
音
。
那
次
在
香
港
大
學
一
次
感

恩
講
座
中
，
我
和
寶
姐
姐
都
是
其
中
主
講
嘉
賓
，
她
拿
着
拐
杖
出
席
，
訴
說

當
年
在
亞
視
趕
劇
的
日
子
，
收
工
後
挺
累
都
撐
着
去
見
兒
子
，
結
果
睡
着
了

的
趣
事
。
寶
姐
姐
在
台
上
哈
哈
大
笑
，
極
開
懷
，
我
在
台
下
彷
彿
看
見
一
位

對
人
歡
笑
背
人
愁
的
奇
女
子
，
風
光
背
後
她
承
受
的
實
在
太
多
了
。

到
底
何
時
再
可
跟
寶
姐
姐
詳
談
，
甚
至
只
是
一
句
親
身
問
好
。
上
天
給
我

一
個
最
好
消
息
寶
姐
姐
憑
︽
媽
咪
俠
︾
榮
獲
美
國
加
州
獨
立
電
影
節
二○

一

五
傑
出
女
主
角
獎
。
入
行
即
將
六
十
年
，
由
三
歲
入
行
，
五
歲
半
走
紅
，
六

歲
至
九
歲
共
拍
下
一
百
廿
套
電
影
，
廿
年
前
以
︽
黑
玫
瑰
對
黑
玫
瑰
︾
及

︽
新
不
了
情
︾
獲
最
佳
女
配
角
，
今
次
獲
獎
可
喜
可
賀
，
多
謝
高
導
演
，
我

和
寶
姐
姐
終
於
約
在
愉
景
灣
訪
問
。

她
外
貌
沒
有
改
變
，
傷
痕
都
在
心
裡
，
旁
人
對
寶
姐
姐
都
畢
恭
畢
敬
，
包

括
我
在
內
，
在
我
心
中
我
們
不
只
是
播
音
員
和
藝
人
的
關
係
，
我
視
她
為
朋

友
，
怎
料
寶
姐
姐
直
接
地
說
：﹁
我
沒
有
當
你
是
朋
友
，
你
認
識
的
只
是
馮

寶
寶
不
是
我
，
我
認
識
的
只
是
車
淑
梅
不
是
你
。﹂
我
一
時
不
懂
反
應
，
她
繼
續
說

起
：﹁
九○
年
那
陣
子
，
我
非
常
失
落
，
收
聽
節
目﹁
晨
光
第
一
線﹂
知
道
徵
求
義

工
，
我
打
電
話
到
電
台
希
望
可
以
參
加
，
誰
知
你
沒
有
理
會
我
。
所
以
我
開
始
思
考
，

我
甚
麼
時
候
是
馮
寶
寶
，
甚
麼
時
候
是
我
自
己
？﹂
我
發
誓
，
我
當
時
一
定
不
知
情
，

非
常
難
過
，
我
錯
過
了
安
慰
寶
姐
姐
的
時
機
，
實
在
任
何
一
位
聽
眾
有
不
開
心
，
我
都

一
定
回
覆
，
更
何
況
是
我
一
直
愛
惜
的
寶
姐
姐
？

﹁
我
回
想
當
年
不
懂
表
達
，
六
七
歲
遇
上
了
林
黛
小

姐
，
某
天
她
竟
在
收
工
之
時
跑
到
我
的
片
場
說
再
見
，

我
感
到
極
受
尊
重
，
我
們
結
誼
了
，
上
契
後
，
請
來
了

白
燕
、
任
劍
輝
、
白
雪
仙
；
乾
媽
請
來
丁
紅
、
高
寶
樹

等
紅
人
。
那
是
一
段
美
好
的
回
憶
，
可
惜
太
短
暫
，
我

內
疚
從
沒
有
向
乾
媽
說
過﹃
我
愛
你﹄﹂
。
自
此
，
她

開
始
爭
取
機
會
向
親
愛
的
人
表
白
，﹁
自
從
到
美
國
上

了
家
庭
心
理
學
之
後
，
我
懂
得
溝
通
，
不
再
是
往
日
只

懂
講
對
白
的
小
女
孩
，
如
果
當
年
的
我
也
懂
表
白
，
九

○

年
就
不
會
有
不
快
事
發
生
了
。﹂

她
一
直
毋
忘
父
親
一
句
：﹁
我
沒
有
資
格
愛
惜
你
，

他
日
你
的
觀
眾
會
代
我
把
愛
還
給
你
。﹂
實
在
我
們
都

愛
寶
姐
姐
，
妳
是
我
們
多
代
人
的
集
體
回
憶
，
希
望
您

也
接
受
我
的
愛
和
友
情
。

與寶姐姐的緣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醫患關係不佳，責任主要在誰？似乎是個偽命
題。有人說，中國患者的素質太低；更多人卻認
為是醫德上的欠缺，才釀成近年如此之多的醫患
矛盾激化事件。
本來我極少生病，近年卻因身體不適，經常需
要跑醫院。與醫院打過一段時間的交道後發現，
在北京大醫院看病真難。有些大醫院，真是門難
進，臉難看。
某回去一家知名大醫院看病，發現那裡從服務
台到分診台的醫務人員，服務態度都非常生硬。
他們面無表情地站在那兒，患者多問一句，那臉
就板起來，有時一句話能把人噎得夠嗆。碰到耳
朵不好的老人，就更加厲害，嚇得老人戰戰兢
兢。護士對患者，那態度中帶着輕蔑和嫌惡，似
乎你不是來照顧醫院生意，倒是欠了醫院的債。
微笑服務，在私立醫院非常普遍，而在公立大醫
院卻極少見。碰到過優秀的護士和醫生，可最經
常的，是碰到讓人心寒的冷面醫護人員。在北京
大醫院看病，需要強健的體力，堅韌不拔的耐
心，更需要忍辱負重的精神。
在漫長的候診時間，常與病友聊起看病經歷，
幾乎個個苦多甜少。批評多，讚揚少。
有位女士說，一次她看婦科，在婦科診區外，
只有幾排座椅，狹小的走廊中，到處都是挺着大

肚子站着候診的孕婦，一站就是一個多小時，甚
至幾個小時。好不容易進了診室，醫生也是板着
個臉。診室非常窄小，檢查床就在門邊，簾子都
沒有一幅。醫生就在排隊看病患者的眾目睽睽
下，讓女病人暴露隱私部位進行檢查。有人脫衣
服的動作稍慢點兒，就受到醫生的冷語。女士
說，這樣看病，真是一點兒尊嚴也沒有！盲目迷
信大醫院，讓很多人寧願花大錢、受屈辱地看
病。這女士的話讓人心酸。
據我觀察，即使這樣忍辱負重，如果沒有關

係，在人滿為患的大醫院也極難及時入院做手
術。經常是花了昂貴的檢查費，交了入院通知
單，患者回家等幾個月也杳無音訊。北京人還好
些，外地來京看病的，在北京吃住昂貴，多數人
等不起，只好到處託人走關係。走關係要送紅
包，你送三千，我送五千。腫瘤患者是患者中的
弱勢群體，他們最等不起，所以大都選擇以送紅
包的方式爭取早入院早做手術。
可即使送了錢，也未必能馬上入院，因為別人

未必不送。有位需要做手術的患者說，他雖然送
了紅包，可還是等了兩個多月才能入院。更可氣
的是，他入院剛做完檢查，醫院就讓他出院，做
手術要重新再入院。醫院這麼做，據說是按醫保
要求加快病床周轉率。如此，他就花了兩次醫保

要求的入院基數款入院，還沒做手術，幾千元已
經沒有了。一位老太太說，她入院之後，也是送
了一萬塊錢紅包，才給做了手術。
需要做大手術的病人較受醫院歡迎，因為是創

收大戶。有的大醫院活兒太多，往往把小手術推
掉。一位老太太說，不久前她老伴因腹部不適去
一家大醫院看病，本來醫生認為是腫瘤，收住院
後開出昂貴的檢查單，結果檢出是闌尾炎，沒想
到，醫生一見是不賺錢的小手術，立即要求病人
出院，去別的醫院治療，後來老兩口千求萬求，
才同意留下，讓實習生負責手術。沒想到，那位
年輕的實習醫生手術做得特別棒，而且給紅包都
不要！可見醫生入行之初，都是好樣的，是環境
後來改變了他們。
如果送了紅包，病也沒治好，只有自認倒霉。
你想曝光，還想不想看病了？誰也不能保證一輩
子不生病，不有求於醫院。當然也有很多人不送
紅包，有人認為無必要，有人沒有那個經濟能
力。不送紅包的結果是怎樣？可能一切正常運
轉，也可能你就成為醫生眼中的「另類」。有位
先生做疝氣手術，因為手術太小，他沒有送紅
包。結果，他的手術排在當天最後一台，空着肚
子等了一整天，只能打點滴維持。一般來說，有
關係且送了紅包的患者，手術會排在上午，甚至
頭一台手術。
在多家醫院看病後發現，現在醫院並不靠手術

費，而是靠檢查費賺錢。再小的一個手術，也要
求從頭到腳做全套檢查。那些檢查便宜的一兩千

元，貴的一兩萬甚至幾萬。有位老太太因心血管
病住進一家大醫院病房，花八千元做了檢查，結
果說還不到做手術的時機，就出院了。她說：
「同病房的幾個老人，都是做了萬八千元的檢
查，結果都說不能手術，都出院了。」有位女士
說：「我因為腿部需要做一個小手術，住院後醫
生出一張檢查單，從CT到核磁全有。我的X光片
上顯示體內有節育環，可醫生還是要求我去做核
磁共振。」本來體內有金屬物，是禁止做核磁共
振的。有多少價格昂貴、對身體有害、又沒有必
要的檢查，被醫生要求去做？大概不在少數。以
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賺錢，而不是為患者着
想，大概是某些醫生遵循的行醫準則。
我認為，大醫院醫護人員的態度生硬，主要是
因勞動強度太大，有時超出人的生理極限；而醫
生收紅包的原因，主因是收入太低，醫療體制不
合理；對病人的不負責態度，主要源於社會整體
道德水平不高。如果一個體制導致一個群體被妖
魔化，肯定有自身的問題。
看那些下海去民營醫院的醫生，怎麼一個都不

收紅包了？沒有必要！他已經得到了應有勞動回
報，他的勞動強度也沒有公立醫院那麼大。我常
去私立醫院看牙科，那兒沒有龐大的行政科室，
醫生收入很高，收費並不比公立醫院貴多少，服
務卻要好得多。醫生工作得有尊嚴，才能給患者
尊嚴。
正醫風，道路漫長而險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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